第 5 节 学生消失在回家路上，老师家里的菜刀卷刃了
事情过去快 6 年了，我一直不能理解，初中教师江国生为何要残杀学生。 
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个炎热的夏天里，深入骨髓的寒冷。
 
一 
新闻里说，2013 年的 8 月，是我们省半个世纪来最热的日子。
我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坐在弥漫着水蒸气的地下室，守在炉火彻夜不熄的锅旁。
通风设备嗡嗡响，抽走腐臭气味的同时，也把空调的冷气抽走了。解剖室里闷热难耐。
我在煮的是块耻骨联合，取自白天发现的女尸。她被凶手分割成 5 块，但没找到头和手脚。
打开锅盖瞧了瞧，浑浊的水在翻滚，我关小了炉火。煮骨是个功夫活，要让骨肉缓慢地完全分离，并且不破坏骨质。
耻骨联合面，是法医人类学研究最多的部位之一，经验丰富的法医，可以根据形态特征推算出死者的性别和年龄，准确率很高。
我又给锅里添了些水，靠在椅子上想打盹，却不敢睡着。我低头看了下表，快凌晨 12 点了。
在这个燥热的夏天里，难熬的人不止我一个。
其实嫌疑人很快就被锁定了，这本来不应该是个复杂的案子。
当我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后，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刑警找到了县城中学教师江国生。
当时他正和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围坐在圆桌前打牌，带他去局里时，江国生是笑着的。
他很油滑，直到第四次讯问，才承认自己肢解了女学生的尸体。然而他辩解称，学生的死是个意外，自己怕说不清楚，才决定分尸。
为了验证他的话，我对女尸的躯干和四肢进行了检验，但证据还不完全，能证明死者是否死于意外的头颅，始终没能找到。
江国生供述，一部分尸块被他装进书包，在抛尸的路上掉落遗失。
就因为他这句话，局里调集了大量警力，顶着 35 度以上的高温，在田间地头寻找那个装着人头的书包。
寻找证据期间，江国生残杀学生的消息流传到了社会上，谣言迅速传播。
有人批评我们警察办案不力，连颗人头到找不到；有人说公安局不作为，明明抓住了凶手，却拖着不处理。
同事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如同炙烤的夏天里，急切地寻找着每一个线索。
 
二
夏天是伤害案件的旺季，人本身就燥热，再喝点啤酒、吃个烧烤，打架斗殴的氛围浓厚。
发现女尸那天，我在法医门诊忙得连厕所都没时间去，一直在询问受伤过程、查看病历资料、测量伤口长度、阅片、拍照……
临近中午，送走胳膊上纹了虎头的瘸腿壮汉，我刚准备叫份外卖，就被值班室的电话叫走了。
荒郊出现疑似装着尸块的编织袋。
我饿着肚子一路疾驰，和同事来到辖区边界的水塘。
警戒带围着水塘拉了一圈，百米开外的小山坡上，一簇围观群众，远远地往这边看，都想知道编织袋里装着啥。
最先发现情况的是附近的村民。上午他骑自行车路过，看到水塘里漂着两个编织袋，还没捞上来看看有啥好东西，已经被水面的恶臭熏得连退好几步，最终报警。
我们借助民警找来的绳索、树枝，把编织袋拉到岸边。换上水靴，大家七手八脚地抬上岸。
太阳太毒了，树上的蝉玩命似地鸣叫。
民警找了一张大塑料布铺在柳树的树荫下。我对面的痕检技术员，衣服已经箍在了身上，分不清是流出的汗，还是溅在身上的水。
助手从勘查箱里掏出两个防毒面具，大家看了一眼都摇头。大热的天，那玩意扣在脸上，不舒服。
两个编织袋在塑料布上靠在一起，一个蓝白相间，一个绿白相间，款式差不多，高度在 1 米左右。抬编织袋的时候，我明显感觉蓝编织袋要比绿编织袋重一些。
经历了烈日暴晒和污水浸泡，外层的生物物证应该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轻轻拉开蓝色的编织袋，一片污绿色映入眼帘，乍一看分不清是水藻还是腐败的颜色。
那是人的躯干，没有手脚，也没有头。躯干胸部朝上，仰卧在编织袋里，膨胀、肿大，皮肤泛着黑绿色的光。把四肢和躯干一拼，一具女尸呈现在大家面前，所有尸块都是赤裸的，编织袋里没有衣物。
尸块并不能拼起一个完整的人，大家都在揣测一定还存在第三个编织袋。
我赶紧吆喝同事们进一步打捞，看水塘里是否还有没漂上来的编织袋或尸块。与此同时，我在岸边进行了尸表检验。
躯干和四肢的腐败程度差不多，膝关节很容易就能弯曲，尸僵已经完全缓解了，看来死亡时间不短，我推断大致在 5 到 7 天。
尸斑颜色很淡，位于尸块背部，指压不褪色，这说明死后过了一段时间凶手才去抛尸。
让我心惊的是，尸体四肢两端都是从关节部位离断，断面齐整。颈部从第 6 颈椎的椎体断开，也比较整齐，但颈部皮肤有许多皮瓣，说明经历了多次切割。
我怀疑凶手可能有解剖经验，也许是刀法一般的屠夫或医生。
水塘里暂时没捞上更多的尸块，派出所借来了几台抽水机，准备直接把水抽干。办法虽笨，可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带着两编织袋的尸块返回解剖室，仍然留在现场的民警和刑警在后视镜里变得越来越小，机器的轰鸣声渐渐消失在耳边。
 
三
天色微微透亮的时候，我用长镊子检查了锅里的耻骨联合，已经煮好了。
两块分离开的骨头色泽白嫩，骨质细腻。死者肯定是一名未成年女性，年龄在 16 岁左右。
熬了一整夜，我回办公室冲了杯咖啡，顺手打开电脑，准备把目前的尸检情况先录入系统。我忽然想到，上周有 3 名失踪女性被我录入了「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系统，其中有一个 15 岁的少女。
四天前，快午休的时候。有个黑瘦的中年男人神色匆匆地赶了过来。他眼里布满血丝，眼角和嘴角有许多皱纹，衣着简朴，裤腿和鞋子上沾着泥土。
是失踪女孩李小琳的爸爸。
离高中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准高中生李小琳上周五去县城补习英语，一直没回家。派出所让小琳的爸爸来刑警队录信息，那天是我给他采血的。
我盯着电脑屏幕，李小琳的信息让我心跳加速，然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所有怀疑都只能是怀疑。翻开档案材料，看着李小琳的照片，我心情复杂。
弯眉毛，单眼皮，眼睛不大但很有神。脸型稍有点方，颧骨略高，下巴不大，小鼻子小嘴，下颌角圆润，皮肤是小麦色的。
李小琳扎着马尾辫，没留刘海，头顶右侧有一个白色的发卡。照片上，她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站得有些拘谨，脸上透出一股倔强和自信。
下午，两个消息传来：水湾抽空了，没发现新的尸块；送检的检材也做出结果了。
所有尸块都做出了同一名女性的 DNA，恰好和周一送检的李守富的血样比中了亲子关系，他妻子的 DNA 比中了死者另一半 DNA，而他们家只有李小琳这一个孩子。
失踪女孩李小琳就是受害人。
另外，阴道拭子没有检出男性 DNA，估计是因为在水中浸泡时间太久的缘故。胃内容物中没有检出常见毒物，可以初步排除中毒死亡。
刑警队专门和派出所对接了前期调查情况。李小琳，生于 1997 年，失踪时不满 16 周岁，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被重点高中录取。 
李小琳家境贫寒，是家中独女，父亲务农，母亲卧病在家。在老师和同学心中，李小琳简直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听话、懂事、乖巧、上进、品学兼优……
办案人员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孩子消失在回家路上的那个下午，到底经历了什么。
 
四
碎尸案一旦确定了死者身份，案子就相当于破了一半，所有的后续侦查工作也就有了方向。
一是确定李小琳失踪当天的行程，借此锁定最后一个接触她的人；二是寻找剩余尸块的下落。
专案组只用了一天时间，基本查明了小琳的活动轨迹。上周五一早，她坐公交车去城里的英语培训班，下午下课后立即公交车回家。
售票员回忆，那天车上乘客很多，但她对扎着马尾的小琳有印象，姑娘经常坐这趟车回家，手里总捧着书。
专案组调取了公交车上的监控，监控清晰度不高，可还是能分辨出李小琳。那天她扎着马尾辫，表现与往常不同，提前在购物商城的站点下车。
有两名男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这两人都在车上和李小琳聊过天，而且都和小琳在同一站下了车。据售票员反映，小琳和这两个人好像很熟，其中一个是半大小子，看起来像个学生；另一个，则是名中年男人。
那天忙到晚上 11 点多，我刚准备回家，被同事拉着去看监控，「你是法医，看人比较准。」其实同事已经把监控研究得很透彻了，只是让我去确定一下可疑男子的面部特征。
在监控画面里，那名和小琳一起下车的中年男人，带着小琳走进了一家商店，过了一会儿，俩人又一起离开，消失在监控范围内。
我发现，那个男人比小琳高出整整一头，体态强壮，留着短发，五官有些模糊，脸大眼小，椭圆脸，颧骨略高，耳朵上方稍微有点尖，步态有些晃。
因为画面清晰度并不高，无法输入系统进行比对，只能打印出照片，侦查员人手一份，背面写着我总结的面部特征。
刑警队的大韩是最先遇到嫌疑人的，但他却因为嫌疑人是个教师，本地也没有教师杀人的先例，只留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就走了。
听到大韩的汇报，大队长直接拍了桌子，杯子里的茶水都溅了出来。「先审审他再说！」发完脾气的大队长语气缓和了些，「技术科去他家搜一搜。」
 
五
嫌疑人江国生，40 岁出头，是中学数学老师，家住城里，妻子也是一名教师，孩子正在上大学。
按响江国生家的门铃，里面很快就有人回应。大韩把警察证在猫眼前面晃了晃。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道缝。
一位戴无框眼镜的中年女人探出头，她长得挺白净，面色有点阴沉，警惕地问：「你们真是警察？」
她盯着大韩的警察证看了一阵，把我们请进屋客气地让座。得知我们在寻找江国生，她的态度忽然变得冷淡，「他已经好久没回家了，你们怎么不去学校找他？」
大韩问她是否清楚上周五晚上江国生的动向，女人摇了摇头，有些不耐烦。
我简单查看了所有房间，没发现其他人，也没发现异常情况。出门后，大韩感慨道：「这两口子有些不对劲啊！」
「这女的应该没撒谎，整个家里都没有男人待过的迹象，连牙刷也没有。」我和大韩对视一眼。
我们开车去了江国生位于中学旁边的住所,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大韩事前申请了搜查证，叫来一位开锁师傅撬门。
进门的一瞬间，我闻到了一股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这是个三居室，两个卧室在阳面，一个卧室在阴面。屋里装修得很简单，家具不多，都是深色系的。地面很干净，白色的地板砖反着光。
大家迅速查看了所有房间，没人，看来我们扑空了。大韩有些郁闷，「我先去门外抽根烟，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助手，我们分头对房间进行搜查。我喜欢先看卫生间，因为卫生间里有水，方便冲刷一些东西，可有些罪证是冲刷不掉的。
很快我就发现了异常，马桶里飘着油花，洗手间的墙壁从侧面打光可以看到许多擦拭痕迹。墙砖缝隙里有一些暗红的小点，我首先想到那是疑似血痕。
我俯身继续寻找，在洗手盆的地面上，发现一小块淡红色的东西，黄豆粒大小，像极了人体组织。
如果江国生在卫生间里杀了一只鸡，可能也会留下类似的痕迹，但这年头谁还在家里杀鸡呢？
我随后进了阴面的卧室，那里有两个大书橱，里面全是书。文学名著、医学、法律、周易、文言文黄色小说……
靠窗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台灯和五六本书，那几本书都被翻得起了毛边。
最上边是一本老版的《人体解剖学》，比我上学那会儿用的课本还老，书的封面上有一块油污，像一个苹果的形状。
阳面的一间卧室，靠墙摆着一张双人床，旁边有一个衣橱。床上的被褥叠得很整齐，却没有床单和枕头。另一个阳面房间里没有床，只堆着些杂物。
我们搜查到了后半夜，并没找到尸块、女孩衣服之类的东西。但在厨房里，助手发现了一把卷了刃的菜刀和斧头。
李小琳的损伤形态像电影胶片一样在我脑海迅速闪现，颈椎那处骨质挤压面被不断放大，我蹲下身子靠近了斧子，斧头表面很干净，斧柄也没有异常。
「确定吗？」大韩早已闻声走了进来，盯着我问。
「不确定。」我认真回答，「但是和损伤形态符合。」
大韩眯着眼睛说：「明白了！我们只缺一个 DNA 结果。」
 
六
江国生没有返回住处的那晚，正在镇上一户人家里打牌。赶到时，大韩老远就听到了吆喝声。
房门当时是开着的，6 个男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桌子上摆满了扑克牌，还有一碟五香花生米和几罐啤酒。
其中 5 人光着膀子，皮肤黝黑反着光。正对门口的男人却格外白净，穿着一件短袖 T 恤，显得有些另类，他方面大耳小眼睛，耳朵上方有点尖。
「江国生！」
那人抬起了头，神色有一丝慌张，「你们是干什么的？」屋里的人齐刷刷盯着我们，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公安局的，有个事找你了解下情况，和我们走一趟吧。」由于屋里人至少有 6 个人，我们在力量对比上不占优势，能不起冲突就尽量不起冲突。
过了几秒，江国生很配合地站起来，笑着往外走，边走边和牌友说，「没事，你们先打着。」
现在是暑假，江国生已经连续几天都在这里打牌，有时打半天，有时一整天。牌友们说江国生牌技不错，能记牌经常赢，但他「爱较真，谁不讲规矩他就数落谁。」
尽管江国生脾气不太好，大家还是和他一起打牌，一是因为人数有时不好凑，二是因为他是个老师，大家都不愿得罪他。
「谁家没孩子呀？」其中一人叹了口气，「江老师教学水平很高，俺和他搞好关系，说不定到时候他能对俺孩子多关照关照。」
「江老师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大韩问。
大家摇了摇头。斜对面有个脸上有颗痦子的男人说：「上周六江老师是傍晚才来的，我看见他胳膊上有伤，就开玩笑是不是和嫂子打仗了，他没吱声，我也没敢再开玩笑。」
江国生被带会局里以后，一直在讯问室里叫嚷着：「你们肯定搞错了！」
采血时我捏住他的手，感觉有些凉，手心在出汗，他两只胳膊上有一些陈旧的划伤，已经结了痂。
扎针时他还瞪了我一眼。那感觉就和我以前上学时，被老师批评一样。
第二天一早，大韩来办公室找我，说审讯不太顺利，江国生啥也不说，让我赶紧催一下 DNA 结果，别抓错了人。其实我心里也没底，现在的证据还十分薄弱。
接到 DNA 室的电话时，我心情很激动。那把卷刃菜刀的刀柄里以及斧柄与斧头结合的部位都做出了死者李小琳的 DNA。卫生间里的疑似血痕和可疑组织，也都是李小琳的！
DNA 不会说谎，江国生的家就是第一现场。
在这之前，江国生连续三次讯问都在避重就轻，大喊冤枉。直到证据摆在面前，他才开始供述作案过程。
我也去旁听了部分供述，江国生的说法和我设想的不太一样。
七 
江国生说自己在车上遇到了毕业生李小琳，一路上俩人聊得很好，小琳还向他表达了感谢。
「李小琳本来是要回家的，怎么去了你家？」大韩追问。
「她有些学习上的问题要问我，说要跟我回家坐坐。」江国生盯着前方的地板，仿佛在回忆那天的事情。
「我真没想到，生命会那么脆弱。」江国生皱了皱眉，眼神里露出一丝悲哀，他抿着嘴说：「李小琳的死，其实是个意外。」
他说，那天自己留李小琳吃晚饭，李小琳简单吃了点就急匆匆往外走，出门时摔了一跤摔，头碰到了地上。
「怎么不打 120？」大韩紧盯着江国生的眼睛问。
「没用，人已经死了。」江国生轻轻摇头，「我试过，她没脉搏了。」
「为什么分尸！」
江国生的脸微微发红，鼻翼有些扇动，瞪大了眼睛说：「不能被别人知道她死在我家，否则就说不清楚了。」
江国生自述用水果刀、菜刀和斧头将李小琳的尸体进行了分尸，并把尸块抛到了野外。
「头和手脚去哪里了？」大韩忽然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江国生愣了一下，三五秒后，他低着头说把李小琳的头装进了她的书包里，但是「在路上颠了一下，书包掉到了地上。」
江国生的供述似乎可以自圆其说，至少从法医的角度，分尸和抛尸的部分过程是合理的。
按照他的说法，他只是处置了李小琳的尸体，并没有杀人。
然而，小琳的死实在太巧合了，而且我之前对江国生住处进行过勘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摔跌痕迹。
借着上厕所的功夫，我和大韩进行了交流。虽然不清楚李小琳是否存在颅脑损伤，但尸体存在窒息征象，而且有被性侵迹象，江国生刻意回避了这两点。
因为无法验证江国生的口供，我们又缺乏完整的证据，案子一直悬着。这段时间，局里的大量警力都被派出去寻找小琳的手脚和头颅了。
我们那儿是小地方，有点消息很快就能传开。
社会上流言四起，本地人在网上讨论着江国生的为人，已经认定了他就是凶手，痛骂他禽兽不如。有人则认定了江国生迟迟不能定罪，是因为背后有黑幕。
小琳的父母都是老实人，孩子如今尸首残缺地躺在地下室，两口子在街头拉起了横幅，白底黑字，要求严惩江国生。
两口子常来打听案子的进展，他们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见到警察就哭着下跪。
小琳剪过一次辫子，舍不得扔。这两口子睹物思人，手里总是紧紧捏着女儿留在世的最后一缕头发。 
我心里很难受。无论是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还是那对可怜的父母。然而，作为法医，我已经尽力了。
 
八 
李小琳尸块被发现的第 10 天，我像往常一样到法医门诊坐诊，刚坐下就接到了技术员的电话：「又有案子了，桥下发现几个塑料袋，可能装了骨头！」
那几个袋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沉在淤泥里。打开所有袋子，黄白色的骨质映入眼帘，已经完全白骨化，分离成许多碎骨块。
塑料袋一共有四个，其中一只白色塑料袋内装着部分手、足骨，一只红色塑料装部分颅骨，剩余两个黑色塑料袋里装着部分颅骨及手骨。
只有头颅和手脚！我都惊呆了，不由自主联想到李小琳。
然而这些骨头已经白骨化，应该被抛尸有一段时间了，不可能来自李小琳。当时助手就下判断，这是另一起分尸手法差不多的案子。
我盯着地上的尸骨，「先不管那么多了，按流程检验吧。」
我们就地对这些尸骨碎块进行了拼凑，首先拼起了手和脚，双手掌骨近端有光滑的砍痕面；部分足骨和跖骨近端也有砍痕面。
颅骨分离成很多块，需要首先把颅骨进行复原，然后拍照、检验。我从河边取了一些土，用河水和成泥巴，团成一个球，然后把散开的颅骨骨片按照各自所处的部位贴在上面。办法虽然很土，可是很实用。
很快，一个颅骨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个颅骨并不完整，上颌骨和牙齿部分缺失，下颌骨倒是完整，但牙齿也少了几颗。对颅骨进行法医人类学检验，这也是一名女性，年龄也不大。
最下边的第 6 颈椎残留了一半，离断面的痕迹居然和李小琳的颈椎离断面一模一样。
送检的牙齿做出了 DNA，死者竟然真是李小琳！但我却觉得很不可思议，李小琳的尸块不该这么快就白骨化，这事有些反常。
但正是因为找到了颅骨，江国生再也不能对自己的罪行避重就轻了。
小琳的颅骨上并没有发现与钝性物体接触的痕迹，江国生所说的摔跌致死，不攻自破。很明显，李小琳的死并不是意外。
 
九
江国生再也没有借口了。
那天在公交车上，喝了酒的江国生和李小琳偶遇。江国生说要让小琳帮忙试一下鞋子，小琳答应了，和他一块下车去了商场。
买完鞋，江国生又说在学校旁边买了房子，邀请小琳和他回母校看看，顺便去家里坐坐。
「她当时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跟我回了家，对我比较信任吧。」江国生回忆。
李小琳到了老师家中，简单吃了点东西，就提出要回家。江国生开始对李小琳动手动脚，「她不太听话，还抓了我，我很生气。」
江国生把李小琳拖到床上侵犯了她。小琳试图反抗，江国生粗暴地控制住她，造成她四肢皮下出血。
事后江国生想安抚小琳，但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小琳哭着喊救命。害怕事情败露，江国生右膝跪在床上，左膝跪在李小琳右胸部，拿起床上的小枕头，摁在了李小琳的口鼻上。
江国生用尽力气，小琳右侧第 3 肋骨断裂了，肋间肌开始流血。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右肺叶间冒出了少量出血点和出血斑。
没过多久，小琳窒息身亡。江国生说，小琳「躺在床上像睡着了一样，好像流了眼泪。」
杀死小琳后，江国生锁上门离开了家，去 KTV 吼到了后半夜。这期间，一直仰卧在床上的小琳，背部逐渐形成了尸斑。
回到住处，江国生发现小琳的眼睛一直睁着，他用手抹了一把，让眼皮闭上。随后把尸体拖进卫生间，手里翻看着在旧货市场淘来的《人体解剖学》，开始肢解尸体。
菜刀在肩胛骨的位置挥砍，小琳的胳膊离开了身躯。菜刀卷刃了，江国生又找来斧子，试图砍击李小琳头部。
江国生用尽力气，向下挥砍。一斧子纵砍在了额骨正中；一斧子斜砍在左顶骨；又一斧子纵砍在后枕骨上。
血液和细碎的尸块、骨渣迸溅得到处都是，卫生间墙面留下了血痕，洗手盆底部留下了一块软组织。
江国生没有就此停手。他将小琳的头颅和手脚都割了下来，丢进铝锅中煮。他不想让人辨认出小琳，以为只要销毁指纹和面容就能逃避罪行。
那一天，就在距离中学校园不过百米的居民楼里，小琳的颅骨和手脚完全变成了白骨。这之后，江国生把尸块分别装入编织袋和塑料袋，准备抛尸。
每次他都从自己独居的这间三居室出发，开着面包车或电动车。他把小琳的躯干和四肢抛在了 12 公里外，一片被树林和农田环绕的水塘里。把头颅和手脚抛在了 10 公里外的河里。
江国生因涉嫌故意杀人和强奸被正式逮捕。刑警队的兄弟们都松了口气，总算对小琳父母有个交代了。
虽然警方这边结案了，但江国生并没有老老实实认罪，还幻想着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我是个法医，只相信证据。但是江国生被押着指认现场那天，看到江国生被群情激愤的百姓指责时，他苍白的脸上居然有了一丝红色，我知道，他就是凶手。
 
十
事情还没结束。江国生翻了供，说李小琳是自愿和他发生关系的，并且当晚就住在了江国生家里。
他说第二天小琳威胁他，开口就要上千块钱和每月两百元，持续两年的补偿。
江国生声称自己失手杀死小琳，可是在证据面前，一切谎言都站不住脚。尸体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相。
辩解行不通，江国生就开始装疯卖傻，说自己有精神病。经过鉴定，他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江国生一审被判处死刑，他马上提出上诉，又多活了一年。
事发后，学校并不承认对李小琳的死负有责任，理由是「李小琳已经初中毕业，不是学校的学生。而江国生强奸杀害李小琳，属于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
江国生被抓后，他父亲凑了两万多块钱送到李小琳家。他差点下跪，李家才收了钱，但仍表示不原谅。
我觉得，江国生的父亲其实不是请求小琳家原谅他的儿子，而是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之所以有这个判断，是因为法院的朋友告诉我，江国生死刑前，要求会见一堆人，但是除了妻子，没有一个人来见他最后一面。
那次会见，他妻子总是低着头，没了魂一样，好像自己犯了错一样。静静地听着江国生坐在铁窗对面忏悔和安排后事。
死刑前要对他验明正身，他再次试图翻供，声称自己没有杀人。那是江国生最后一次狡辩。
 
十一
我想不通，江国生残杀小琳的原因。他也没在讯问时讲述自己的过去。
这是我们那儿第一次出现教师行凶的案子，当初大韩没在第一时间带他回局里，也是因为完全想象不到老师会谋杀自己的学生。
后来我和不少人打听了江国生的情况。试图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江国生父亲是村里的会计，算是半个文化人，家里有两儿一女。江国生排行老二，从小就格外聪明，和李小琳一样，被父母寄予厚望。江国生后来成为教师，还娶了同为教师的妻子，算是光耀门楣。
他们夫妻关系一开始还不错，可后来江国生回家的次数渐渐变少，留在单位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多。
据江国生以前的邻居反映，江国生和妻子俩人的性格差异很大，江国生不太爱说话，有点阴冷，但他妻子很热情，心直口快，「俩人不是一类人」。
按江国生妻子的说法，江国生「一点儿也不顾家」。到了后来，俩人干脆分居，只是保留形式上的婚姻关系。江国生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钻研五花八门的知识上，并在学生身上寻找成就感。
他抓学习是厉害，听说还得过优秀教师的荣誉。然而我有个同学认识江国生的同事，两人吃饭时，那位老师说 3 年前碰见江国生在办公室里猥亵学生。
他推门进办公室，看到江国生正从后面抱着女学生。江国生并不慌张，只是解释说：正在给学生讲题，她很上进，放了学也来问问题。
那位老师当时刚参加工作，没什么根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事后没有揭发江国生。
他只和校长反应过江国生的行为不检点，校长听到一半就摆着手说大局为重，家丑不能外扬，所有老师都要注意维护学校的形象。没有证据的事别乱说，闹大了对学校、对学生都不好。
他说，学校里那么多老师，肯定不止自己一个人发现过江国生的行径，但没有人站出来揭发。谈到李小琳的案子，他有些自责，拍着自己的头说要是揭发江国生，可能这起惨案就不会发生了。
我有个亲戚就住在学校附近，他邻居家的女孩曾在晚自习后被江国生叫去办公室。事情暴露后，邻居并没有报警，而是托关系找到校长告状。
校长把江国生训了一顿，让他赔礼道歉，又扣了他 1000 元工资当作精神损失的补偿。事情也就过去了。
江国生事发后，刑警队曾针对传言多方搜集证据，但老师和家长都没有站出来提供证据。
亲戚对我说，「江国生这次肯定活不了，没必要再把自己孩子的清誉搭进去。」那位老师后来也叮嘱我的同学，「喝多了说的事，怎么能当真。」
本来江国生距离杀人还隔着几道坎：同事坚决举报，受害学生的家长积极维权，校长公正处理。
然而，没有人及时拦住他。
刑警队找校长做笔录，校长痛心疾首地痛斥江国生「禽兽不如」，是教师队伍里的败类，给学校抹了黑，自己「很震惊、很心痛」，唯独没有说到学校和自己的责任。
李小琳的父母一直上访，教育局专门去看望了他们，并送去了慰问金。后来校长被撤职，学校被撤并。
对于其他学生们的影响，似乎只有每天上学要多跑上 7 公里这一点。
十二 
听书记员说，即将执行死刑前，江国生走出监室，将四封皱皱巴巴的遗书交给了她。
江国生的四封遗书分别写给儿子、妹妹、妹夫和妻子。每封都写了好长，密密麻麻的，字迹潦草难认。
他在信里回忆了曾经带儿子去郊外玩的夏天。他们一起挖野菜，找蚕蛹。他嘱咐刚工作的儿子事业有成了再找对象，生活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请，就抬头看天，和自己说说话。
江国生嘱咐书记员帮忙邮寄遗书，但书记员说，遗书全部被退回了，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江国生最后的话，已经没人愿意听了。
事情过去快 6 年了，我一直不能理解，初中教师江国生为何要残杀学生。 
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个炎热的夏天里，深入骨髓的寒冷。
 
一 
新闻里说，2013 年的 8 月，是我们省半个世纪来最热的日子。
我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坐在弥漫着水蒸气的地下室，守在炉火彻夜不熄的锅旁。
通风设备嗡嗡响，抽走腐臭气味的同时，也把空调的冷气抽走了。解剖室里闷热难耐。
我在煮的是块耻骨联合，取自白天发现的女尸。她被凶手分割成 5 块，但没找到头和手脚。
打开锅盖瞧了瞧，浑浊的水在翻滚，我关小了炉火。煮骨是个功夫活，要让骨肉缓慢地完全分离，并且不破坏骨质。
耻骨联合面，是法医人类学研究最多的部位之一，经验丰富的法医，可以根据形态特征推算出死者的性别和年龄，准确率很高。
我又给锅里添了些水，靠在椅子上想打盹，却不敢睡着。我低头看了下表，快凌晨 12 点了。
在这个燥热的夏天里，难熬的人不止我一个。
其实嫌疑人很快就被锁定了，这本来不应该是个复杂的案子。
当我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后，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刑警找到了县城中学教师江国生。
当时他正和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围坐在圆桌前打牌，带他去局里时，江国生是笑着的。
他很油滑，直到第四次讯问，才承认自己肢解了女学生的尸体。然而他辩解称，学生的死是个意外，自己怕说不清楚，才决定分尸。
为了验证他的话，我对女尸的躯干和四肢进行了检验，但证据还不完全，能证明死者是否死于意外的头颅，始终没能找到。
江国生供述，一部分尸块被他装进书包，在抛尸的路上掉落遗失。
就因为他这句话，局里调集了大量警力，顶着 35 度以上的高温，在田间地头寻找那个装着人头的书包。
寻找证据期间，江国生残杀学生的消息流传到了社会上，谣言迅速传播。
有人批评我们警察办案不力，连颗人头到找不到；有人说公安局不作为，明明抓住了凶手，却拖着不处理。
同事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如同炙烤的夏天里，急切地寻找着每一个线索。
 
二
夏天是伤害案件的旺季，人本身就燥热，再喝点啤酒、吃个烧烤，打架斗殴的氛围浓厚。
发现女尸那天，我在法医门诊忙得连厕所都没时间去，一直在询问受伤过程、查看病历资料、测量伤口长度、阅片、拍照……
临近中午，送走胳膊上纹了虎头的瘸腿壮汉，我刚准备叫份外卖，就被值班室的电话叫走了。
荒郊出现疑似装着尸块的编织袋。
我饿着肚子一路疾驰，和同事来到辖区边界的水塘。
警戒带围着水塘拉了一圈，百米开外的小山坡上，一簇围观群众，远远地往这边看，都想知道编织袋里装着啥。
最先发现情况的是附近的村民。上午他骑自行车路过，看到水塘里漂着两个编织袋，还没捞上来看看有啥好东西，已经被水面的恶臭熏得连退好几步，最终报警。
我们借助民警找来的绳索、树枝，把编织袋拉到岸边。换上水靴，大家七手八脚地抬上岸。
太阳太毒了，树上的蝉玩命似地鸣叫。
民警找了一张大塑料布铺在柳树的树荫下。我对面的痕检技术员，衣服已经箍在了身上，分不清是流出的汗，还是溅在身上的水。
助手从勘查箱里掏出两个防毒面具，大家看了一眼都摇头。大热的天，那玩意扣在脸上，不舒服。
两个编织袋在塑料布上靠在一起，一个蓝白相间，一个绿白相间，款式差不多，高度在 1 米左右。抬编织袋的时候，我明显感觉蓝编织袋要比绿编织袋重一些。
经历了烈日暴晒和污水浸泡，外层的生物物证应该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轻轻拉开蓝色的编织袋，一片污绿色映入眼帘，乍一看分不清是水藻还是腐败的颜色。
那是人的躯干，没有手脚，也没有头。躯干胸部朝上，仰卧在编织袋里，膨胀、肿大，皮肤泛着黑绿色的光。把四肢和躯干一拼，一具女尸呈现在大家面前，所有尸块都是赤裸的，编织袋里没有衣物。
尸块并不能拼起一个完整的人，大家都在揣测一定还存在第三个编织袋。
我赶紧吆喝同事们进一步打捞，看水塘里是否还有没漂上来的编织袋或尸块。与此同时，我在岸边进行了尸表检验。
躯干和四肢的腐败程度差不多，膝关节很容易就能弯曲，尸僵已经完全缓解了，看来死亡时间不短，我推断大致在 5 到 7 天。
尸斑颜色很淡，位于尸块背部，指压不褪色，这说明死后过了一段时间凶手才去抛尸。
让我心惊的是，尸体四肢两端都是从关节部位离断，断面齐整。颈部从第 6 颈椎的椎体断开，也比较整齐，但颈部皮肤有许多皮瓣，说明经历了多次切割。
我怀疑凶手可能有解剖经验，也许是刀法一般的屠夫或医生。
水塘里暂时没捞上更多的尸块，派出所借来了几台抽水机，准备直接把水抽干。办法虽笨，可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带着两编织袋的尸块返回解剖室，仍然留在现场的民警和刑警在后视镜里变得越来越小，机器的轰鸣声渐渐消失在耳边。
 
三
天色微微透亮的时候，我用长镊子检查了锅里的耻骨联合，已经煮好了。
两块分离开的骨头色泽白嫩，骨质细腻。死者肯定是一名未成年女性，年龄在 16 岁左右。
熬了一整夜，我回办公室冲了杯咖啡，顺手打开电脑，准备把目前的尸检情况先录入系统。我忽然想到，上周有 3 名失踪女性被我录入了「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系统，其中有一个 15 岁的少女。
四天前，快午休的时候。有个黑瘦的中年男人神色匆匆地赶了过来。他眼里布满血丝，眼角和嘴角有许多皱纹，衣着简朴，裤腿和鞋子上沾着泥土。
是失踪女孩李小琳的爸爸。
离高中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准高中生李小琳上周五去县城补习英语，一直没回家。派出所让小琳的爸爸来刑警队录信息，那天是我给他采血的。
我盯着电脑屏幕，李小琳的信息让我心跳加速，然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所有怀疑都只能是怀疑。翻开档案材料，看着李小琳的照片，我心情复杂。
弯眉毛，单眼皮，眼睛不大但很有神。脸型稍有点方，颧骨略高，下巴不大，小鼻子小嘴，下颌角圆润，皮肤是小麦色的。
李小琳扎着马尾辫，没留刘海，头顶右侧有一个白色的发卡。照片上，她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站得有些拘谨，脸上透出一股倔强和自信。
下午，两个消息传来：水湾抽空了，没发现新的尸块；送检的检材也做出结果了。
所有尸块都做出了同一名女性的 DNA，恰好和周一送检的李守富的血样比中了亲子关系，他妻子的 DNA 比中了死者另一半 DNA，而他们家只有李小琳这一个孩子。
失踪女孩李小琳就是受害人。
另外，阴道拭子没有检出男性 DNA，估计是因为在水中浸泡时间太久的缘故。胃内容物中没有检出常见毒物，可以初步排除中毒死亡。
刑警队专门和派出所对接了前期调查情况。李小琳，生于 1997 年，失踪时不满 16 周岁，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被重点高中录取。 
李小琳家境贫寒，是家中独女，父亲务农，母亲卧病在家。在老师和同学心中，李小琳简直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听话、懂事、乖巧、上进、品学兼优……
办案人员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孩子消失在回家路上的那个下午，到底经历了什么。
 
四
碎尸案一旦确定了死者身份，案子就相当于破了一半，所有的后续侦查工作也就有了方向。
一是确定李小琳失踪当天的行程，借此锁定最后一个接触她的人；二是寻找剩余尸块的下落。
专案组只用了一天时间，基本查明了小琳的活动轨迹。上周五一早，她坐公交车去城里的英语培训班，下午下课后立即公交车回家。
售票员回忆，那天车上乘客很多，但她对扎着马尾的小琳有印象，姑娘经常坐这趟车回家，手里总捧着书。
专案组调取了公交车上的监控，监控清晰度不高，可还是能分辨出李小琳。那天她扎着马尾辫，表现与往常不同，提前在购物商城的站点下车。
有两名男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这两人都在车上和李小琳聊过天，而且都和小琳在同一站下了车。据售票员反映，小琳和这两个人好像很熟，其中一个是半大小子，看起来像个学生；另一个，则是名中年男人。
那天忙到晚上 11 点多，我刚准备回家，被同事拉着去看监控，「你是法医，看人比较准。」其实同事已经把监控研究得很透彻了，只是让我去确定一下可疑男子的面部特征。
在监控画面里，那名和小琳一起下车的中年男人，带着小琳走进了一家商店，过了一会儿，俩人又一起离开，消失在监控范围内。
我发现，那个男人比小琳高出整整一头，体态强壮，留着短发，五官有些模糊，脸大眼小，椭圆脸，颧骨略高，耳朵上方稍微有点尖，步态有些晃。
因为画面清晰度并不高，无法输入系统进行比对，只能打印出照片，侦查员人手一份，背面写着我总结的面部特征。
刑警队的大韩是最先遇到嫌疑人的，但他却因为嫌疑人是个教师，本地也没有教师杀人的先例，只留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就走了。
听到大韩的汇报，大队长直接拍了桌子，杯子里的茶水都溅了出来。「先审审他再说！」发完脾气的大队长语气缓和了些，「技术科去他家搜一搜。」
 
五
嫌疑人江国生，40 岁出头，是中学数学老师，家住城里，妻子也是一名教师，孩子正在上大学。
按响江国生家的门铃，里面很快就有人回应。大韩把警察证在猫眼前面晃了晃。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道缝。
一位戴无框眼镜的中年女人探出头，她长得挺白净，面色有点阴沉，警惕地问：「你们真是警察？」
她盯着大韩的警察证看了一阵，把我们请进屋客气地让座。得知我们在寻找江国生，她的态度忽然变得冷淡，「他已经好久没回家了，你们怎么不去学校找他？」
大韩问她是否清楚上周五晚上江国生的动向，女人摇了摇头，有些不耐烦。
我简单查看了所有房间，没发现其他人，也没发现异常情况。出门后，大韩感慨道：「这两口子有些不对劲啊！」
「这女的应该没撒谎，整个家里都没有男人待过的迹象，连牙刷也没有。」我和大韩对视一眼。
我们开车去了江国生位于中学旁边的住所,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大韩事前申请了搜查证，叫来一位开锁师傅撬门。
进门的一瞬间，我闻到了一股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这是个三居室，两个卧室在阳面，一个卧室在阴面。屋里装修得很简单，家具不多，都是深色系的。地面很干净，白色的地板砖反着光。
大家迅速查看了所有房间，没人，看来我们扑空了。大韩有些郁闷，「我先去门外抽根烟，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助手，我们分头对房间进行搜查。我喜欢先看卫生间，因为卫生间里有水，方便冲刷一些东西，可有些罪证是冲刷不掉的。
很快我就发现了异常，马桶里飘着油花，洗手间的墙壁从侧面打光可以看到许多擦拭痕迹。墙砖缝隙里有一些暗红的小点，我首先想到那是疑似血痕。
我俯身继续寻找，在洗手盆的地面上，发现一小块淡红色的东西，黄豆粒大小，像极了人体组织。
如果江国生在卫生间里杀了一只鸡，可能也会留下类似的痕迹，但这年头谁还在家里杀鸡呢？
我随后进了阴面的卧室，那里有两个大书橱，里面全是书。文学名著、医学、法律、周易、文言文黄色小说……
靠窗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台灯和五六本书，那几本书都被翻得起了毛边。
最上边是一本老版的《人体解剖学》，比我上学那会儿用的课本还老，书的封面上有一块油污，像一个苹果的形状。
阳面的一间卧室，靠墙摆着一张双人床，旁边有一个衣橱。床上的被褥叠得很整齐，却没有床单和枕头。另一个阳面房间里没有床，只堆着些杂物。
我们搜查到了后半夜，并没找到尸块、女孩衣服之类的东西。但在厨房里，助手发现了一把卷了刃的菜刀和斧头。
李小琳的损伤形态像电影胶片一样在我脑海迅速闪现，颈椎那处骨质挤压面被不断放大，我蹲下身子靠近了斧子，斧头表面很干净，斧柄也没有异常。
「确定吗？」大韩早已闻声走了进来，盯着我问。
「不确定。」我认真回答，「但是和损伤形态符合。」
大韩眯着眼睛说：「明白了！我们只缺一个 DNA 结果。」
 
六
江国生没有返回住处的那晚，正在镇上一户人家里打牌。赶到时，大韩老远就听到了吆喝声。
房门当时是开着的，6 个男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桌子上摆满了扑克牌，还有一碟五香花生米和几罐啤酒。
其中 5 人光着膀子，皮肤黝黑反着光。正对门口的男人却格外白净，穿着一件短袖 T 恤，显得有些另类，他方面大耳小眼睛，耳朵上方有点尖。
「江国生！」
那人抬起了头，神色有一丝慌张，「你们是干什么的？」屋里的人齐刷刷盯着我们，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公安局的，有个事找你了解下情况，和我们走一趟吧。」由于屋里人至少有 6 个人，我们在力量对比上不占优势，能不起冲突就尽量不起冲突。
过了几秒，江国生很配合地站起来，笑着往外走，边走边和牌友说，「没事，你们先打着。」
现在是暑假，江国生已经连续几天都在这里打牌，有时打半天，有时一整天。牌友们说江国生牌技不错，能记牌经常赢，但他「爱较真，谁不讲规矩他就数落谁。」
尽管江国生脾气不太好，大家还是和他一起打牌，一是因为人数有时不好凑，二是因为他是个老师，大家都不愿得罪他。
「谁家没孩子呀？」其中一人叹了口气，「江老师教学水平很高，俺和他搞好关系，说不定到时候他能对俺孩子多关照关照。」
「江老师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大韩问。
大家摇了摇头。斜对面有个脸上有颗痦子的男人说：「上周六江老师是傍晚才来的，我看见他胳膊上有伤，就开玩笑是不是和嫂子打仗了，他没吱声，我也没敢再开玩笑。」
江国生被带会局里以后，一直在讯问室里叫嚷着：「你们肯定搞错了！」
采血时我捏住他的手，感觉有些凉，手心在出汗，他两只胳膊上有一些陈旧的划伤，已经结了痂。
扎针时他还瞪了我一眼。那感觉就和我以前上学时，被老师批评一样。
第二天一早，大韩来办公室找我，说审讯不太顺利，江国生啥也不说，让我赶紧催一下 DNA 结果，别抓错了人。其实我心里也没底，现在的证据还十分薄弱。
接到 DNA 室的电话时，我心情很激动。那把卷刃菜刀的刀柄里以及斧柄与斧头结合的部位都做出了死者李小琳的 DNA。卫生间里的疑似血痕和可疑组织，也都是李小琳的！
DNA 不会说谎，江国生的家就是第一现场。
在这之前，江国生连续三次讯问都在避重就轻，大喊冤枉。直到证据摆在面前，他才开始供述作案过程。
我也去旁听了部分供述，江国生的说法和我设想的不太一样。
七 
江国生说自己在车上遇到了毕业生李小琳，一路上俩人聊得很好，小琳还向他表达了感谢。
「李小琳本来是要回家的，怎么去了你家？」大韩追问。
「她有些学习上的问题要问我，说要跟我回家坐坐。」江国生盯着前方的地板，仿佛在回忆那天的事情。
「我真没想到，生命会那么脆弱。」江国生皱了皱眉，眼神里露出一丝悲哀，他抿着嘴说：「李小琳的死，其实是个意外。」
他说，那天自己留李小琳吃晚饭，李小琳简单吃了点就急匆匆往外走，出门时摔了一跤摔，头碰到了地上。
「怎么不打 120？」大韩紧盯着江国生的眼睛问。
「没用，人已经死了。」江国生轻轻摇头，「我试过，她没脉搏了。」
「为什么分尸！」
江国生的脸微微发红，鼻翼有些扇动，瞪大了眼睛说：「不能被别人知道她死在我家，否则就说不清楚了。」
江国生自述用水果刀、菜刀和斧头将李小琳的尸体进行了分尸，并把尸块抛到了野外。
「头和手脚去哪里了？」大韩忽然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江国生愣了一下，三五秒后，他低着头说把李小琳的头装进了她的书包里，但是「在路上颠了一下，书包掉到了地上。」
江国生的供述似乎可以自圆其说，至少从法医的角度，分尸和抛尸的部分过程是合理的。
按照他的说法，他只是处置了李小琳的尸体，并没有杀人。
然而，小琳的死实在太巧合了，而且我之前对江国生住处进行过勘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摔跌痕迹。
借着上厕所的功夫，我和大韩进行了交流。虽然不清楚李小琳是否存在颅脑损伤，但尸体存在窒息征象，而且有被性侵迹象，江国生刻意回避了这两点。
因为无法验证江国生的口供，我们又缺乏完整的证据，案子一直悬着。这段时间，局里的大量警力都被派出去寻找小琳的手脚和头颅了。
我们那儿是小地方，有点消息很快就能传开。
社会上流言四起，本地人在网上讨论着江国生的为人，已经认定了他就是凶手，痛骂他禽兽不如。有人则认定了江国生迟迟不能定罪，是因为背后有黑幕。
小琳的父母都是老实人，孩子如今尸首残缺地躺在地下室，两口子在街头拉起了横幅，白底黑字，要求严惩江国生。
两口子常来打听案子的进展，他们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见到警察就哭着下跪。
小琳剪过一次辫子，舍不得扔。这两口子睹物思人，手里总是紧紧捏着女儿留在世的最后一缕头发。 
我心里很难受。无论是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还是那对可怜的父母。然而，作为法医，我已经尽力了。
 
八 
李小琳尸块被发现的第 10 天，我像往常一样到法医门诊坐诊，刚坐下就接到了技术员的电话：「又有案子了，桥下发现几个塑料袋，可能装了骨头！」
那几个袋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沉在淤泥里。打开所有袋子，黄白色的骨质映入眼帘，已经完全白骨化，分离成许多碎骨块。
塑料袋一共有四个，其中一只白色塑料袋内装着部分手、足骨，一只红色塑料装部分颅骨，剩余两个黑色塑料袋里装着部分颅骨及手骨。
只有头颅和手脚！我都惊呆了，不由自主联想到李小琳。
然而这些骨头已经白骨化，应该被抛尸有一段时间了，不可能来自李小琳。当时助手就下判断，这是另一起分尸手法差不多的案子。
我盯着地上的尸骨，「先不管那么多了，按流程检验吧。」
我们就地对这些尸骨碎块进行了拼凑，首先拼起了手和脚，双手掌骨近端有光滑的砍痕面；部分足骨和跖骨近端也有砍痕面。
颅骨分离成很多块，需要首先把颅骨进行复原，然后拍照、检验。我从河边取了一些土，用河水和成泥巴，团成一个球，然后把散开的颅骨骨片按照各自所处的部位贴在上面。办法虽然很土，可是很实用。
很快，一个颅骨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个颅骨并不完整，上颌骨和牙齿部分缺失，下颌骨倒是完整，但牙齿也少了几颗。对颅骨进行法医人类学检验，这也是一名女性，年龄也不大。
最下边的第 6 颈椎残留了一半，离断面的痕迹居然和李小琳的颈椎离断面一模一样。
送检的牙齿做出了 DNA，死者竟然真是李小琳！但我却觉得很不可思议，李小琳的尸块不该这么快就白骨化，这事有些反常。
但正是因为找到了颅骨，江国生再也不能对自己的罪行避重就轻了。
小琳的颅骨上并没有发现与钝性物体接触的痕迹，江国生所说的摔跌致死，不攻自破。很明显，李小琳的死并不是意外。
 
九
江国生再也没有借口了。
那天在公交车上，喝了酒的江国生和李小琳偶遇。江国生说要让小琳帮忙试一下鞋子，小琳答应了，和他一块下车去了商场。
买完鞋，江国生又说在学校旁边买了房子，邀请小琳和他回母校看看，顺便去家里坐坐。
「她当时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跟我回了家，对我比较信任吧。」江国生回忆。
李小琳到了老师家中，简单吃了点东西，就提出要回家。江国生开始对李小琳动手动脚，「她不太听话，还抓了我，我很生气。」
江国生把李小琳拖到床上侵犯了她。小琳试图反抗，江国生粗暴地控制住她，造成她四肢皮下出血。
事后江国生想安抚小琳，但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小琳哭着喊救命。害怕事情败露，江国生右膝跪在床上，左膝跪在李小琳右胸部，拿起床上的小枕头，摁在了李小琳的口鼻上。
江国生用尽力气，小琳右侧第 3 肋骨断裂了，肋间肌开始流血。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右肺叶间冒出了少量出血点和出血斑。
没过多久，小琳窒息身亡。江国生说，小琳「躺在床上像睡着了一样，好像流了眼泪。」
杀死小琳后，江国生锁上门离开了家，去 KTV 吼到了后半夜。这期间，一直仰卧在床上的小琳，背部逐渐形成了尸斑。
回到住处，江国生发现小琳的眼睛一直睁着，他用手抹了一把，让眼皮闭上。随后把尸体拖进卫生间，手里翻看着在旧货市场淘来的《人体解剖学》，开始肢解尸体。
菜刀在肩胛骨的位置挥砍，小琳的胳膊离开了身躯。菜刀卷刃了，江国生又找来斧子，试图砍击李小琳头部。
江国生用尽力气，向下挥砍。一斧子纵砍在了额骨正中；一斧子斜砍在左顶骨；又一斧子纵砍在后枕骨上。
血液和细碎的尸块、骨渣迸溅得到处都是，卫生间墙面留下了血痕，洗手盆底部留下了一块软组织。
江国生没有就此停手。他将小琳的头颅和手脚都割了下来，丢进铝锅中煮。他不想让人辨认出小琳，以为只要销毁指纹和面容就能逃避罪行。
那一天，就在距离中学校园不过百米的居民楼里，小琳的颅骨和手脚完全变成了白骨。这之后，江国生把尸块分别装入编织袋和塑料袋，准备抛尸。
每次他都从自己独居的这间三居室出发，开着面包车或电动车。他把小琳的躯干和四肢抛在了 12 公里外，一片被树林和农田环绕的水塘里。把头颅和手脚抛在了 10 公里外的河里。
江国生因涉嫌故意杀人和强奸被正式逮捕。刑警队的兄弟们都松了口气，总算对小琳父母有个交代了。
虽然警方这边结案了，但江国生并没有老老实实认罪，还幻想着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我是个法医，只相信证据。但是江国生被押着指认现场那天，看到江国生被群情激愤的百姓指责时，他苍白的脸上居然有了一丝红色，我知道，他就是凶手。
 
十
事情还没结束。江国生翻了供，说李小琳是自愿和他发生关系的，并且当晚就住在了江国生家里。
他说第二天小琳威胁他，开口就要上千块钱和每月两百元，持续两年的补偿。
江国生声称自己失手杀死小琳，可是在证据面前，一切谎言都站不住脚。尸体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相。
辩解行不通，江国生就开始装疯卖傻，说自己有精神病。经过鉴定，他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江国生一审被判处死刑，他马上提出上诉，又多活了一年。
事发后，学校并不承认对李小琳的死负有责任，理由是「李小琳已经初中毕业，不是学校的学生。而江国生强奸杀害李小琳，属于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
江国生被抓后，他父亲凑了两万多块钱送到李小琳家。他差点下跪，李家才收了钱，但仍表示不原谅。
我觉得，江国生的父亲其实不是请求小琳家原谅他的儿子，而是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之所以有这个判断，是因为法院的朋友告诉我，江国生死刑前，要求会见一堆人，但是除了妻子，没有一个人来见他最后一面。
那次会见，他妻子总是低着头，没了魂一样，好像自己犯了错一样。静静地听着江国生坐在铁窗对面忏悔和安排后事。
死刑前要对他验明正身，他再次试图翻供，声称自己没有杀人。那是江国生最后一次狡辩。
 
十一
我想不通，江国生残杀小琳的原因。他也没在讯问时讲述自己的过去。
这是我们那儿第一次出现教师行凶的案子，当初大韩没在第一时间带他回局里，也是因为完全想象不到老师会谋杀自己的学生。
后来我和不少人打听了江国生的情况。试图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江国生父亲是村里的会计，算是半个文化人，家里有两儿一女。江国生排行老二，从小就格外聪明，和李小琳一样，被父母寄予厚望。江国生后来成为教师，还娶了同为教师的妻子，算是光耀门楣。
他们夫妻关系一开始还不错，可后来江国生回家的次数渐渐变少，留在单位加班的时间越来越多。
据江国生以前的邻居反映，江国生和妻子俩人的性格差异很大，江国生不太爱说话，有点阴冷，但他妻子很热情，心直口快，「俩人不是一类人」。
按江国生妻子的说法，江国生「一点儿也不顾家」。到了后来，俩人干脆分居，只是保留形式上的婚姻关系。江国生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钻研五花八门的知识上，并在学生身上寻找成就感。
他抓学习是厉害，听说还得过优秀教师的荣誉。然而我有个同学认识江国生的同事，两人吃饭时，那位老师说 3 年前碰见江国生在办公室里猥亵学生。
他推门进办公室，看到江国生正从后面抱着女学生。江国生并不慌张，只是解释说：正在给学生讲题，她很上进，放了学也来问问题。
那位老师当时刚参加工作，没什么根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事后没有揭发江国生。
他只和校长反应过江国生的行为不检点，校长听到一半就摆着手说大局为重，家丑不能外扬，所有老师都要注意维护学校的形象。没有证据的事别乱说，闹大了对学校、对学生都不好。
他说，学校里那么多老师，肯定不止自己一个人发现过江国生的行径，但没有人站出来揭发。谈到李小琳的案子，他有些自责，拍着自己的头说要是揭发江国生，可能这起惨案就不会发生了。
我有个亲戚就住在学校附近，他邻居家的女孩曾在晚自习后被江国生叫去办公室。事情暴露后，邻居并没有报警，而是托关系找到校长告状。
校长把江国生训了一顿，让他赔礼道歉，又扣了他 1000 元工资当作精神损失的补偿。事情也就过去了。
江国生事发后，刑警队曾针对传言多方搜集证据，但老师和家长都没有站出来提供证据。
亲戚对我说，「江国生这次肯定活不了，没必要再把自己孩子的清誉搭进去。」那位老师后来也叮嘱我的同学，「喝多了说的事，怎么能当真。」
本来江国生距离杀人还隔着几道坎：同事坚决举报，受害学生的家长积极维权，校长公正处理。
然而，没有人及时拦住他。
刑警队找校长做笔录，校长痛心疾首地痛斥江国生「禽兽不如」，是教师队伍里的败类，给学校抹了黑，自己「很震惊、很心痛」，唯独没有说到学校和自己的责任。
李小琳的父母一直上访，教育局专门去看望了他们，并送去了慰问金。后来校长被撤职，学校被撤并。
对于其他学生们的影响，似乎只有每天上学要多跑上 7 公里这一点。
十二 
听书记员说，即将执行死刑前，江国生走出监室，将四封皱皱巴巴的遗书交给了她。
江国生的四封遗书分别写给儿子、妹妹、妹夫和妻子。每封都写了好长，密密麻麻的，字迹潦草难认。
他在信里回忆了曾经带儿子去郊外玩的夏天。他们一起挖野菜，找蚕蛹。他嘱咐刚工作的儿子事业有成了再找对象，生活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请，就抬头看天，和自己说说话。
江国生嘱咐书记员帮忙邮寄遗书，但书记员说，遗书全部被退回了，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江国生最后的话，已经没人愿意听了。
